
再 论 澶 渊 之 盟

张希清

　　摘　要：北宋景德元年，辽承天太后与圣宗率大军 ２０ 万南下攻宋，同时命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表示“愿
修旧好”。 辽军围攻瀛州失败后，绕过大名府，兵临澶州城下。 宋真宗亲征至澶州，登上北城门楼，宋军皆呼万岁，
气势百倍。 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凛）率军攻澶州北城，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大挫。 宋辽和议使节经过多次

往返，终于订立澶渊之盟。 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宋朝岁遗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

两”，作为“助军旅之费”。 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 ２５ 年的宋辽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 １２０ 年的和平友好往来，对
宋辽双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代各民族的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宋真宗；兄弟之国；寇准；澶渊之盟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２５－０８

　 　 澶渊之盟长期以来是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话

题。 但对这一盟约是如何订立的，如何评价的，在历

史上有何影响，对当代有何启迪，学界尚未完全讨论

清楚。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５ 日，在河南省濮阳市

即北宋时期的澶州，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濮阳市文化局、濮阳龙文化研究会和内蒙古赤峰

市（其所辖巴林左旗原为辽上京临潢府）文化局、赤
峰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召开了

“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结束

后，编辑出版了《澶渊之盟新论》一书。 ２０２４ 年是澶

渊之盟签订 １０２０ 周年和“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召开 ２０ 周年，谨撰写《再论澶渊之盟》一
文，以资纪念。

一、景德元年的辽宋战争

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 年）闰九月丙寅（十五

日），辽承天太后和圣宗亲率 ２０ 万大军南下。 《续
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载：“契丹主与

其母举国入寇，其统军顺国王挞览引兵掠威虏、顺安

军，魏能、石普等帅兵御之，能败其前锋，斩偏将，获
印及旗鼓、辎重。 又攻北平寨，田敏等击走之。 又东

趋保州，振武小校孙密领十卒侦事，中路遇敌前锋，
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敌下马以短兵格斗，密等

射杀十数人，又杀其军校，获所佩右羽林军使印。 进

攻州城，不利而北。 是日（二十二日也），挞览与契

丹主及其母合势以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

兵不出战，敌势益炽。 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率

众东驻阳城淀。” ［１］１２６５

景德元年十月丙戌（初六），辽承天太后和圣宗

自阳城淀，缘胡卢河逾关南，抵瀛州（治今河北河

间）城下，四面围攻瀛州［１］１２７９，“势甚盛，昼夜攻

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契丹主及其母又亲

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
竟弗能克，乃遁去” ［１］１２７９。 像辽军这样由承天太后

和圣宗亲自击鼓、昼夜攻城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大概瀛州是辽在周世宗北伐时失去的州城，这次辽

军南下“本谋关南之地” ［１］１２９０，所以势在必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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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进行得十分惨烈。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时任知

瀛州军州事的李延渥“勖励兴师，鸠合众力，亲当矢

石，固守金汤” ［２］３４３，奋勇抵御，乃至全民皆兵，连
僧人、尼姑也都参与了守城，最后取得瀛州保卫战的

胜利， “ 获 铠 甲、 兵 矢、 竿 牌 数 百 万， 驿 书 以

闻” ［１］１２７９。 因此，十一月辛亥朔（一日），瀛州捷至

京师开封，宋真宗立即“赐延渥及将士等锦袍、金
带、缗钱有差。 又特迁延渥本州团练使” ［１］１２８０。

宋军瀛州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 第一，瀛州之

战使辽军在瀛州城下被阻击了十余日，“死者三万

余人，伤者倍之”，有效地消耗了辽军的实力，也极

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 第二，瀛州之战的胜利增

强了宋真宗亲征的信心，加之寇准等大臣的力谏，最
终使真宗于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二十日）亲征成

行。 第三，瀛州之战中辽军的失败，使得承天太后和

圣宗更加坚定地贯彻南下之初所确定的“兴师寻

盟”“以战逼和”的战略决策［３］ 。
景德元年九月，宋真宗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

下，遂与辅臣共议亲征。 宋真宗继位时，年方 ３０ 岁，
正值壮年，勤于政事，希望有所作为，对于抵御辽军

南下十分重视。 咸平二年（９９９ 年）十二月，宋真宗

就曾因辽军南下而御驾亲征，到达大名府（今属河

北），登上大名子城南门楼。 景德元年这次亲征，宰
相毕士安认为“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深图”，次
相寇准认为“进发之期，不可稽缓”，枢密使王继英

认为“所议进发，尤宜缓图” ［４］８７４０。 真宗最终采纳

了毕士安、王继英的建议，决定于十一月出师亲征。
但是，在宋真宗决定亲征之后，参知政事王钦若

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仍以辽军深入，而密请真宗

南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或西幸成都（今属四川），
“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
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 ［１］１２６７。 但遭到寇

准的劝阻：“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

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

者？ 罪可斩也。 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

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

众。 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至

楚、蜀耶！’ 上乃止。” ［１］１２６７ 宋真宗没有采纳王钦

若、陈尧叟的建议，依然于景德元年十一月亲征。
辽军瀛州败后，复又大举南下，逼近天雄军（大

名府）。 又有人复请南巡，避其锋锐。 真宗也发生

了动摇。 “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

宜且避其锐者，上意稍惑。” ［１］１２８４寇准又协同殿前

都指挥使高琼、带御器械王应昌进谏，最终坚定了真

宗亲征的决心。 “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

问琼等？’”“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

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

耳。 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 “应
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

势益张。 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

退矣。’上意遂决。” ［１］１２８４－１２８５

真宗抵达澶州南城之后，寇准又督促真宗渡过

黄河，登上北城门楼，检阅诸军。 寇准对真宗说：
“六军心胆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贼矣。” ［５］７１

于是，真宗“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①，诸军皆呼万

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 ［１］１２８７。
皇帝亲征，意义重大。 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

不但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也对辽军起到了震

慑作用。
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十八日），宋真宗命山南

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以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
又命东面钤辖张旻驰骑奔赴澶州扼守浮桥，命西面

钤辖秦翰“亟督众环城浚沟洫以拒戎马” ［１］１２８３。
李继隆、石保吉抵达澶州，即于澶州北城之外排

兵布阵。 他们根据多年与辽交战的经验，并考虑澶

州北城城壁狭隘、不足以防守的弱点，在北城外布置

了一套独特的车营防御工事。 “继隆计度州之三

面，距大河，毁车为营（去车之一轮也）。 先命士卒，
掘重濠，堑埋鹿角②数十里（命谓便寨），以大车数

千乘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 ［６］李继隆的车营防御

战术，对于抵御辽军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月甲戌（二十四日），辽军南京统军使萧挞

览（凛）“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

由西北隅突进。 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

弩，控扼要害” ［１］１２８６。 萧挞览（凛） “方为先锋，异
其旗帜，躬出督战” ［１］１２８６。 宋内侍周文质“出兵捍

御，其部以连弩射杀挞览，敌遂遁去” ［１］１３１４。
对于萧挞览（凛）的死，史料记载颇为详细，如

《长编》卷五十八载：“挞览中额殒，其徒数十百辈竞

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 ［１］１２８６－１２８７李继隆等人

在奏章中说：“有戎帅号先锋统军、顺国王挞览者，
异其旗帜，方出行军，伏弩齐发，矢中挞览额而毙。
戎人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而去，戎师悉遁。” ［４］８７４０

《辽史·圣宗纪》记载：“壬申，次澶渊。 萧挞凛中伏

弩死。” ［７］１６０《辽史·萧挞凛传》记载：“进至澶渊”，
“挞凛按视地形”，“取宋之羊观、盐堆、凫雁，中伏弩

卒”，“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 ［７］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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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挞览（凛）是辽军的一员骁将，宋太宗雍熙三

年（９８６ 年）七月，“擒继业于朔州” ［７］１３１３；宋真宗咸

平六年四月，“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 ［７］１５８。 萧挞

览（凛）之死，对于辽军的士气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打

击。 《长编》卷五十八记载：“敌大挫衄，退却不敢

动，但时遣轻骑来觇王师。” ［１］１２８７ 萧挞览（凛） 死

后，在澶州城下，辽军再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萧

挞览（凛）是辽承天太后的堂兄，其子是辽圣宗的驸

马，所以，承天太后为之恸哭，这对承天太后也是一

个极其沉痛的打击。 萧挞览（凛）之死，对促成澶渊

之盟的订立具有重要作用。

二、澶渊之盟的订立

１．辽和、战两手并用

在澶渊之盟订立的具体过程中，有两个人物起

到了重要作用，在辽为王继忠，在宋为曹利用。
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臣，真宗嗣位，屡典禁

兵，累升为殿前都虞候、定州路副都部署。 咸平六年

（１００３ 年），王继忠于望都（今属河北）与辽军大战，
孤军被围，全军覆没，继忠兵败被俘。 王继忠见辽主

于炭山，《辽史·王继忠传》称：“太后知其贤，授户

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 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

力。” ［７］１２８４辽承天太后看中王继忠是宋真宗的藩邸

旧臣，继忠也 “事必尽力”，于是 “乘间言和好之

利” ［１］１２６８。 他曾向辽承天太后和圣宗进言：“窃观

契丹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

其利。 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
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 ［８］３ “时契丹母老，有厌兵

意” ［１］１２６８，遂欣然纳继忠“结好息民”之说。
景德元年九月辽承天太后和圣宗率军南下驻阳

城淀时，即“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

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

激” ［１］１２６８。 王继忠与莫州部署石普同为宋真宗藩

邸旧臣，所以命他致书于石普，“请遣使至北境，时
议和好” ［８］４。 另附一封“密奏”，请转呈宋真宗。 辽

军南下的目的是收复关南故地，但从一开始，便是

“兴师寻盟” ［８］４，和、战两手并用。
闰九月乙亥（二十四日）石普派使臣将王继忠

的“密奏”送达宋真宗。 其密奏云：“臣尝念昔岁面

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 况北朝钦闻圣

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 ［１］１２６８契丹愿修

旧好，真宗半信半疑，对辅臣说：“自古獯鬻为中原

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

柔服。 此奏虽至，要未可信也。” ［１］１２６８宰相毕士安

等曰：“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
谅亦非妄。” ［１］１２６９真宗说：“卿等所言，但知其一，
未知其二。 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 然得请之后，
必有邀求。 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

也。 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

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 ［１］１２６９于是以手

诏赐王继忠，表示同意议和，但拒绝先遣使臣，其手

诏曰：“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倘各谐偃革，诚亦协

素怀。 手诏到日，卿可密达此意，共议事宜，倘有审

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２］９０３真宗明白宋辽和议

的关键是关南之地，认为可以“遗之货财”，决不可

归还“关南之地”。 许和而不急于谋和，所以不先派

遣使节，更不提议和条件，只是嘱王继忠继续交涉。
宋辽双方均不愿先遣使节，示弱于人，和议要有所突

破，还要看战场上的情况。
十月丙戌（六日），“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附

石普以闻。 言契丹已领兵围攻瀛州，盖关南乃其旧

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 ［１］１２６８。 虽然宋军

在瀛州大捷，但是，当时瀛州与京师道路隔绝，“传
言瀛州已陷”，前往救援瀛州的贝冀巡检使史普“亦
叛去” ［１］１２８０。 至十一月辛亥朔（一日），瀛州大捷

驿书始至京师，真相方大白。
２．曹利用出使议和

十月丙午（二十六日），宋真宗收到王继忠十月

初六日的奏状，大概惑于“瀛州已陷，普亦叛去”的

传言，认为“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于是，“募神勇军

士李斌持信箭赴敌寨” ［１］１２７８，“授利用阁门祗候，
假崇 仪 副 使， 奉 契 丹 主 书 以 往， 又 赐 继 忠 手

诏” ［１］１２７９。 其《与契丹国主书》云：“今者殿前都虞

候王继忠，远达封章，备兹陈述。 睹息民之深旨，实
政治之嘉谋。 将导欢盟，议通信使。” “修玉帛以伸

诚，指丹青而著誓；成二国睦邻之事，契冲人守位之

心。” ［２］８８２其《赐王继忠手诏》云：“今月二十六日，
石普遣人赍到卿重封奏状，知已领得近降手诏，及言

所议通和，固已端的，乞早遣一人到此商量。 再阅奏

陈，备已详悉。”“睹此来音，固叶素志。 已议专差使

命，致 书 大 辽。 止 于 旦 夕 之 间， 令 自 旦 冀 前

往。” ［２］９０３真宗派遣曹利用议和的使命是，可以许

“遗之货财”，决不可许“关南之地”。 帝语利用曰：
“契丹南来，不求地则邀赂尔。 关南地归中国已久，
不可许；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 ［９］９７０５此后，曹
利用多次使辽，不辱使命，践行了诺言。

曹利用至天雄军，知府王钦若、钤辖孙全照疑契

７２１

再论澶渊之盟



丹不诚，乃留之不遣。 辽承天太后和圣宗迟迟未见

宋朝来使，让王继忠再次上奏宋真宗，其奏状曰：
“昨十月六日，石普差人送到手诏。 北朝曰：候朝廷

使者。 今尚未至，乞早差人至此商量。 见今顿兵，不
敢掳劫。 必望圣慈早降宣示，免臣失信。” ［４］９７２９继

忠分别请石普及贝冀路排阵使葛霸转奏真宗。
十一月庚午（二十日），宋真宗收到葛霸转呈的

王继忠奏状，因赐继忠手诏曰：“葛霸等以卿奏状

来。 曹利用往，兼报卿令人援接前去。 寻闻道路艰

阻，尚在天雄。 今有付利用手诏，同封付卿。 便可闻

于大辽，遣人赍送接援赴彼。” ［２］９０３此前，“继忠寻

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

北朝，免致缓误” ［１］１２８３。 同日，真宗北上亲征。
从宋辽和议往来可以看出，辽承天太后和圣宗

瀛州之战败后，率大军南下，在战场上，除曾攻陷祁

州（治今河北安国）、洺州（治今河北永年县南）、德
清军（治今河南清丰）之外，其他几乎一无所获，所
以急于寻盟，对于和议，辽承天太后和圣宗有些迫不

及待，宋真宗则并不着急。
十一月戊寅（二十八日），曹利用偕辽使韩杞返

回澶州。 十二月庚辰朔（一日），韩杞递交国书，“其
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 ［１］１２８８。 宋真宗与辅臣商议

后说：“朕守祖宗之基，不敢失坠。 所言关南之地，
事极无名，必若固求，朕当决于一战！ 所念河北居人

重有劳扰，或岁以金帛济其不及，朝廷之体，故无所

伤。” ［４］９７３０同日，德（治今山东陵县）、博州（治今山

东聊城）并言契丹移寨由东北去，但动向未明。 辛

巳（十二月二日），真宗命淄（治今山东淄博南）、青
（治今 山 东 益 都 ） 防 御 敌 骑 南 渡， 情 势 仍 然 紧

张［１］１２８９。
十二月癸未（四日），曹利用与韩杞至契丹寨，

对于和议内容又进行了激烈争论。 《长编》卷五十

八载：“契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谓

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

旅，则犹可议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
岁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

之人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
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

息矣’。 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帛。
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 ［１］１２９０

除此之外，“契丹复遣王继忠见利用，且言：‘南北通

和，实为美事。 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又虑南朝

或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之意。 因附

利用密奏， 请立誓， 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书至

彼” ［１］１２９１。 大抵曹利用不能做主，王继忠于是将这

些条件作为“密奏”，请曹利用转呈。
十二月甲申（五日），曹利用与契丹右监门卫大

将军姚柬之持其国主书回澶州。 乙酉（六日），姚柬

之入对，呈递契丹国主书，“书辞犹言曹利用所称未

合王继忠前议。 然利用固有成约，悉具继忠密奏中

矣” ［１］１２９１。 大概是指曹利用没有覆奏后来王继忠

所附加的条件。
３．订立澶渊之盟

十二月丙戌（七日），宋真宗“命西京左藏库使、
奖州刺史李继昌假左卫大将军，持誓书与柬之俱往

报聘。 金帛之数，如利用所许，其他亦依继忠所奏

云” ［１］１２９１。 《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载：“戊子，
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
绢二 十 万 匹。 许 之， 即 遣 阁 门 使 丁 振 持 书 报

聘。” ［７］１６０宋辽和议达成。
《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二十

二日）记事注中附录了澶渊之盟的双方的《誓书》，
现移录如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

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
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
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

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沿边州

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或有盗贼

逋逃，彼此无令停匿。 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

惊骚。 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

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誓

书之外，各无所求。 必务协同，庶存悠久。 自此

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

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

国。 昭昭天监，当共殛之。 远具披陈，专俟报

复，不宣，谨白。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

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

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

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

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

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沿边州军，各守

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或有盗贼逋逃，彼

此无令停匿。 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
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

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誓书之外，
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 自此保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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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
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 昭昭

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

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 专具

咨述。 不宣，谨白。［１］１２９９

由宋辽双方的《誓书》可知，澶渊之盟的主要内

容为：一是宋朝每年送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

两，作为“助军旅之费”；二是两国沿边州军，各守疆

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彼此不得藏匿逃犯；三是两

国所有沿边城池，并可依旧存守，但不得创筑城隍，
开拔河道；四是两国还约定为“兄弟之国”。

三、澶渊之盟的性质与影响

１．澶渊之盟的性质与评价

自从澶渊之盟订立以来，关于澶渊之盟的性质

与评价，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直至今日，仍
然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澶渊之盟对于宋朝

来说，是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 另一种观点认

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宋辽双方势均

力敌情况下签订的平等互利的盟约。 在当时及此

后，宋朝君臣大都认为和议是平等互利的，甚至是宋

朝的一个胜利，是好事，寇准是第一功臣。
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真宗写了一首 《回銮

诗》，并命近臣唱和。 现在河南省濮阳市御井街有

一通残存的“契丹出境”碑。 碑上刻有《回銮诗》，但
能够辨认的仅有 ２５ 个字，其余 ３５ 个字皆漫漶不清。
据元刻《玉海》本和明嘉靖《开州志》本，全诗为：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征旗明爱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
坚冰销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可见，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是肯定的［１０］ 。
除宋真宗外，也有大臣如王旦、富弼、王安石、张

方平、苏辙、王十朋等都是肯定澶渊之盟的，并给予

高度评价。 如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 年）十一月癸未

（二十六日），宋真宗对宰相王旦说：“北戎愿保欢

好，颇见其情，但固守封疆，足以安吾生聚。”王旦

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
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１］１５７８宋

仁宗庆历四年（１０４４ 年）六月，枢密副使富弼《上仁

宗河北守御十三策》说：“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

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

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 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
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 岁遗差

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 则知澶渊之

盟，未为失策。” ［１１］ 《长编》 卷二五九、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 年）正月乙卯载：上问方平：“祖宗御敌之策孰

长？”方平曰：“真宗之初，赵德明纳款，及澶渊之克，
遂与 契 丹 盟， 至 今 人 不 识 兵 革， 可 谓 盛 德 大

业。” ［１］６３２０－６３２１

王安石《澶州》诗云：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

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卤如边城。
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
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
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１２］５３２

宋哲宗朝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宰相）苏辙

《历代论·燕蓟》云：“真宗皇帝亲御六师，胜虏于澶

渊。 知其有厌兵之心，稍以金帛啖之。 虏欣然听命，
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 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

民，不识干戈。 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１３］１０１２

王十朋《观国朝故事》诗亦云：
　 　 昔在景德初，胡虏犯中原。

朝廷用莱公，决策幸澶渊。
高琼虽武夫，能发忠义言。
咏诗退虏骑，用丑枢相颜。
銮舆至北城，断桥示不还。
一箭毙挞览，夜半却腥膻。
至仁不忍杀，和好垂百年。
伟哉澶渊功，天子能用贤。［１４］

但也有大臣持反对意见，如宋真宗朝参知政事

王钦若却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古人耻之”。
《涑水记闻》卷六记载：“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
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 久之，数乘

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

耳。 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
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

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

乎？’上由是寖疏之。 顷之，准罢而天书事起。” ［１５］

《长编》卷六二也记载此事，系于宋真宗景德三年二

月丁酉。 王钦若此说，不过是出于对寇准的嫉恨和

构陷。 宋朝朝臣以及士大夫同意其看法，认为澶渊

之盟是“城下之盟”者，在宋代史籍中，恐怕仅此一

人而已。 即使后代，也大都认为澶渊之盟是宋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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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讲和修睦、息兵安民、平等互利的和议。
至于王钦若所说“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

即指寇准促使真宗亲征并从南城渡河登上北城门楼

之事。 仁宗朝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寇莱公当国，
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
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 ［１６］ 所谓寇准把真宗作为

孤注一掷的行为，天下公论则认为是忠君保国。 同

时，在范仲淹看来，天下谓寇准大忠，正在于他“能
左右天子”以“却戎狄，保宗社”，是士大夫与天子

“共治天下”。
我认为：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而是宋辽

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签订的平等互利的和平

盟约。
第一，“城下之盟”是弱者遭受强敌进攻，抵抗

无望、被迫屈辱求和而订立的盟约。 澶渊之战以前，
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北宋并非弱者，甚至还稍胜一

筹。 澶渊之战，宋朝也并非因失败而求和者，而是在

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接受了辽朝言和的提议。 辽朝与

宋朝为敌，每岁赋车借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 景

德元年辽军南下，屡战失利、损兵折将之后，孤军深

入，进退两难，更是迫不及待与宋议和，请求宋朝

“别遣使速议和好事” ［１］１２８６。 宋真宗也“以和戎为

利”，“唯以息民止戈为事”，收到王继忠的密奏，得
知辽朝“愿修旧好”之后，遂赐王继忠手诏，表示愿

意议和［１］１２６８。 双方在战场和谈判上经过几个回合

之后，最终订立了澶渊之盟。 因此，澶渊之盟并非

“城下之盟”，而是宋辽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签

订的平等互利的和平盟约。 辽史专家、中国社会科

学院李锡厚研究员说：“澶渊之盟是北宋战而胜之

条件下签订的互利协议”，澶渊之盟非 “城下之

盟” ［１７］ 。
第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两国互称为“南朝”

“北朝”，两国皇帝互称为“大宋皇帝” “大契丹皇

帝”，而且双方相约为“兄弟之国”，因为辽圣宗“年
少”，所以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则称辽圣宗为

“弟”，称承天太后为“婶”，可以看出，双方在政治上

是平等的。
第三，在领土上，“沿边州军，各守疆界”，“所有

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 ［１］１２９９，宋辽两国都没有

丧失一寸土地。
第四，宋朝每岁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

两”，看似是不平等的。 但是，岁币是作为“助军旅

之费”，而且“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

般至雄州交割” ［１］１２９９，并非进贡。 宋真宗朝的宰相

王旦、宋仁宗朝的枢密副使富弼等都认为：“岁遗差

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 则知澶渊之

盟，未为失策。” ［１］３６４０而且，宋朝的“岁遗”也可以

从榷场互市的利息中得到补偿。 宋徽宗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 年）六月，宋昭上《论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

决先败盟》说：“臣窃料议者谓岁赐浩瀚，虚蠹国用，
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场之本意也。 盖祖宗朝赐予之

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 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
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１８］ “岁遗”即是“岁赠”，也可

以说是一种“以金帛买和平”的赎买政策。 历史上，
也有“汉以玉帛赐单于”的先例［９］９７０５。 宋辽关系

史专家、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陶晋生教授说：“事实上

岁币是对契丹出兵的补偿，或者是宋没有放弃关南

地的代价，而不是进贡。” ［１９］

２．澶渊之盟的影响

澶渊之盟对当时及其后都有重大影响。 其影响

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其一，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 ２５ 年的宋辽战争局

面，维持了此后将近 １２０ 年的和平友好往来。 在此

期间，宋辽之间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没有

发生过战争，社会和平安定，两国百姓不识兵革，安
居乐业，免遭由战争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的痛苦。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载：

　 　 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

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
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南北两朝

永通 和 好” 为 韵， 云： “ 出 南 朝 皇 帝 御 飞 白

书。” ［２０］

南北两朝皇帝生辰、正旦，皆有使节友好往来，
皆以兄弟相称。 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故以宋真宗

为兄，辽圣宗为弟。 宋真宗致书于辽，即称辽圣宗为

弟、承天太后为婶。 《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三《典故

沿革·北朝官》载：
　 　 北朝书诏，白纸写，用御宝印，浑金镀匣子

盛，锦托裹，浑金镀锁钥，请御宝印封，并红丝

绦、锦重黄襆白面签云：“书致于弟大契丹皇帝

阙下，兄大宋皇帝封。”国母即云：“婶大契丹皇

太后。”签云：“谨致书。”下云：“谨封。”再用红

罗襆封毕，用诏纸封带，复用御宝印。 大中祥符

正月，契丹太后丧，予慰书，用黄罗襆。 乾兴元

年二月，告哀，亦用黄罗襆。 当年十月，与契丹

皇后生辰书，却用红罗襆。［２１］

双方交往过程中表现的这种手足亲情关系，则
为宋真宗和辽圣宗的继承者继续沿用。 叶梦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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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语》卷二记载：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

仁宗为伯。 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虏皆

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

伯母，无嫌也。 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
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 众

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

之，最为得体。 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

之弟，因用至和故事。［２２］

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宋仁宗之父真宗为兄弟行，
因此辽圣宗“于仁宗为伯”。 辽兴宗耶律宗真与宋

仁宗又为兄弟；而宋仁宗长于辽兴宗，宋仁宗为兄，
辽兴宗为弟；宋仁宗于辽道宗为伯父，故致道宗书冠

词为“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

帝阙下” ［２３］ 。 应当说宋辽皇帝之间这种兄弟关系，
恰好反映了契丹与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骨肉亲情。

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辽两国互贺正旦、生辰及

告哀、祭吊等使节往来频繁，宋朝设立了主管使节往

来的机构国信所，专门负责对辽交聘事宜；辽朝也设

有通事，以知华事、通华语者担任，并在燕京置会同

馆，接待宋使。 据聂崇岐统计，宋辽之间正旦、生辰、
告哀、祭吊等共交聘 ３８８ 次，澶渊之盟后为 ３７９
次［２４］ 。 宋辽交聘中，从国家和皇帝的称号，到外交

文书和礼仪的细节，都是平等友好的。
其二，澶渊之盟反映了宋辽双方人民向往和平、

反对战乱的愿望，对宋辽双方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

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在经济上，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１００５ 年），辽
朝就在涿州（今属河北）、新城（治今河北定兴东）、
朔州（今属山西）、振武军（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等地设立榷场；宋朝也在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
州（今属河北）、安肃军（治今河北徐水西北）、广信

军（治今河北徐水东南）设立榷场，双方互派官员，
监督贸易，征收榷税。 此外，民间的走私贸易也很盛

行。 辽朝从宋朝输入的主要有茶叶、瓷器、漆器、稻
米、丝织品、香料、书籍等，宋朝从辽朝输入的主要有

马、牛、羊、骆驼、马具、食盐、珠玉等。 其大宗商品为

马、羊。 如宋神宗熙宁三年五月，制置条例司言：
“诸路科买上供羊，民间供备几倍。 而河北榷场博

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则皆瘦恶耗死，屡更法不

能止，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 ［１］５１３６此仅为榷场

贸易，已经十分可观，民间私人贸易数量更多［２５］ 。

在文化上， 辽朝 “ 统和、 重熙之间， 务修文

治” ［７］１４５１，创办学校，大量增加科举取士名额，文化

教育兴盛。 宋仁宗嘉祐六年（１０６１ 年），苏轼应制科

时说：辽朝在燕云地区汉族士大夫参与下，“其朝廷

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

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 ［２６］ 。 宋朝图书大量

流入辽朝。 辽道宗大安五年（１０８９ 年）出使辽朝的

翰林学士苏辙上疏曰：“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
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 “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
其利十倍。” ［１３］７４７辽朝也出现了许多好学能诗善文

的士大夫。 如辽兴宗朝的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

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 ［７］１４４５，“擢
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 ［７］１４４９“译《通历》《贞观政

要》《五代史》。” ［７］１４５０ “有 《六义集》 十二卷行于

世。” ［７］１４５０

当然，澶渊之盟对于宋朝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

影响。 《左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谁能去兵？ 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
圣人以兴，乱人以废。 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

由也。” ［２７］ 《 司 马 法 》 曰： “ 天 下 虽 安， 忘 战 必

危。” ［２８］但是，宋朝大部分统治者在缔结澶渊之盟

之后，却从中消极地总结经验教训，既“忘战去兵”
“武备皆废”，又昧于兵事，缺乏韬略，以至于导致庆

历增币、靖康之耻，以及绍兴和议，对此后的宋与辽、
夏、金的和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大臣多言祥瑞，枢密副使

马知节独言：“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 ［１２］８９４宋

仁宗庆历四年六月，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
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

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
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 大率忌人谈兵，幸时

无事。 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
兵永息。 恬然自处，都不为忧。” ［１１］１５０１ “是致宝元

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穷困，未有胜算。 又

至庆历二年，契丹观釁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黄不

知为计。 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时之安。 此二边所

以敢然者，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

也。” ［１１］１５０１－１５０２这是对庆历增币的沉痛反思。
绍兴十七年（１１４７ 年），宋高宗曾对大臣说：“真

宗皇帝澶渊之盟，虏人百年不犯边塞。 今者和议，人
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 ［２９］２９５８绍

兴八年七月，殿中侍御史张戒上疏说：“自古能守而

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者也。 使真

宗无挞揽之捷，仁宗非庆历之盛，虽有百曹利用，百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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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岂能和哉？” ［２９］２２５３宋高宗和宰相秦桧不注重

战、守，一味“屈己求和”，甚至杀害岳飞，自毁长城，
于绍兴十一年与金朝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
割地、纳贡、称臣。 绍兴和议怎么能与澶渊之盟相提

并论！ 绍兴和议这样丧权辱国的和议怎能不“人多

异论”！
宋朝大臣李纲《议国是奏札》说：“和、战、守，三

者一理也。 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 虽

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 以守则固，以战

则胜，然后其和可保。 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

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 景德中，契
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

和约成，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
三者皆得也。” ［３０］我们应该从积极方面汲取澶渊之

盟的经验，而不要受其消极方面的影响。 宋朝“忘
战去兵”“武备皆废”而导致割地、纳贡、称臣甚至亡

国的惨痛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注释

①黄龙旗，即上画交龙、竿头系铃的黄色旗帜。 ②鹿角，指带树枝的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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